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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搬来这间公寓没多久，我就认识了亚当这家伙，因为他就住在我房子的对门。因为他的室友搬走了，所以开始独居－我想这套房是他的父母帮他租的。
　　和变他熟络前，我先主动的和他打招呼，和他有几次简短的交谈，我发现他很热情，但却总是在言语之间透露出他觉得人生乏味缺少刺激，因为对他的好感和好奇，所以有一天我就约了他一起共进晚餐。
　　和附近的邻居比起来，我比较想多认识他一些，因为其他的邻居对我都相当冷淡。
　　他是一个好看的人，从外表来看，他有一付健美先生的身形，总是穿着干净而合身的服装，我一直认为职业应该是一个杂志主编，或类似像健美先生或运动员之类的。
　　我常看见他一大早出门跑步，然后满身是汗的回家，我想他是个相当的热爱运动的人，但我们却从没有一起运动过。
　　无论如何，这次的约会本意其实相当的单纯，我们在餐厅里，边吃边聊了一些。他的思想感觉还不坏，我们相谈甚欢。
　　我们用完了晚餐并回到公寓的时间里，一直聊个不停。
　　当我们回到公寓，他转向了我直接的说了一句"想作爱吗？"
　　听到他的话后，我心理相当的惊讶，但我知道机会难得。
　　"好啊！"我设法表现的不太热切的样子。
　　就跟着他走入他的房里。房子里几乎是空的，他使用了一把椅子当书桌，他的房间里竟没有一个长沙发或之类的家具。我甚至认为这个地方应该是没有人居住的样子。
　　当我观察完这间房子，我转身发现他已经脱掉了他的衬衫背对着我，专心的把脱下的衣服摺好，我慢慢的接近他，欣赏他的背部，虽然不是全裸，但他的肌肉仍是相当巨大而且有漂亮的线条。
　　我很羡慕他的身体，他转向了我，我的视线被他那光滑的胸口吸引了，他有壮硕胸肌和粗壮手臂。
　　他往前踏了一步，就抱着了我，将我的身子紧靠在他身上，开始慢慢地解开我的衬衫钮釦。我则是踢开了我的鞋子；他把我的衬杉到脱到了肩膀下，他的脸对着我的胸口和慢慢地靠了近来，一直沿着胸口下来，沈沈的在吸气，表情象是在享受美食一样。
　　我能感觉到他的呼吸，他的面颊，他的手轻捧住我的睪丸。然后开始解开了我的腰带扣和裤子，慢慢地脱掉。
　　我的阴茎隔着内裤被他用手紧紧的握着。受到他的爱抚，我主动的脱去了内裤，他则是开始将我的龟头从包皮中翻了开来。
　　我被他按上了床，他的脸慢慢的往我的下体移动着，我完全的沈醉在被他服务的愉悦里。
　　他似乎相当喜爱我的阴茎，我只感觉到他热烈而凶猛的吸吮着。他的嘴在我的睪丸和阴茎之间不断的来回，象是狗在草堆中想找出被埋起来的骨头。他的技术很好，并且让我在他的嘴里射了两次，他没有吐掉，把我的精液全吞了下去。
　　在我射精之后，我想和他交换，但他的动作却似乎不很愿意。最后我强硬的伸手脱掉了他身上的牛仔裤，那时他站在床边，我还躺在床上，当他裤子被我脱下后，那付情景却让我相当的惊讶。
　　亚当的阴茎只是有一寸长，而且他没有睪丸。这一件古怪又矛盾的事，眼前的这个肌肉男人，竟然没有睪丸，而且只有一根很短的阴茎。
　　"嘿～！你的身体怎么了？
　　我不可置信的问了他，看到了他残缺的下体，原本已经射了两次的阴茎却更硬了。
　　"割掉了。"他躺在我旁边，一句简短的回答。
　　"割掉了?"
　　"是呀！正确的说法是，我割掉了这玩意，摆脱了一切的束缚。"
　　"这怎么回事?"
　　"我和一群朋友在大学时候一起割的。在我大二时的那个夏天，和一票摔角队的朋友，为了比赛，一齐动手术割掉了。我们那时都觉得那感觉很好，没有睪丸，也没阴茎，那感觉很棒，性格上也不会再毛毛燥燥的。"
　　"那你要怎样作爱"？我问他，我很惊讶怎么会有人会如此无视于身体失去性器官的问题。
　　"我使用我的嘴，或者一些小玩具。剩下来的这一截让我的身体变更敏感，而且除非我想要，我变的更冷静，不再那么冲动。"
　　我的手触摸到他残余的阴茎，它硬的像石头一样。
　　在那断根皮肤的末端，只留下一个小便孔。我能感觉他也有些紧张，而他腹肌变的更显眼。而他告诉我的阉割说法还是相当的令我感到惊讶。
　　我开始爱抚它的时候，他开始呻吟起来，我可以感觉到他相当的舒适。
　　然后我设法继续作下去。
　　他的断根用在我的手中只有一点点，也没办法用嘴含起来，但是我却还能用舌头舔它，并用嘴唇稍微吸吮。
　　亚当全身开始抽动和呻吟；他看起来很享受这种感觉。
　　这时，我仍然相当的惊讶他竟然会这样将自己阉了，但对我来说，他享受的表情和模样，却真的很吸引我。
　　接下来，我不停的吸吮了和玩弄了他的残根，然后回吻了他，我的手持续的摩擦他无毛的鼠蹊。往上一点，我又玩弄了他的乳头，然后在他身后舔着他的背部，直到最后他的残株总算喷出了一点透明的液体，在空中射了三尺。
　　完事之后，他躺倒在我的胸前，我听着他沈重的呼吸声和心跳，微热的体温让我感到此刻无比的幸福。我们无言地拥抱了很久，然后一起洗澡。
　　有了这次的开端，我们之后继续保持性爱了几个星期。
　　亚当是一个干净的好恋人，而且看他没有性器的样子还蛮有趣的。
　　老实讲我开始越来越羡慕和热恋他的身体和生活，他说他永远失去了精液才可以这样控制有规律的健康。
　　从他呻吟的方式，我觉得他残余部分一定是超级敏感的。
　　事实上他的个性是令人羡慕的，他的个性很稳定没有情绪，而且他总不太会去计较什么，他说那是因为他的人生里，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了，所以他更珍惜身体和那些用钱买不到的东西。
　　那一个晚上，我失业了，他说为了要安慰我，邀请我去他的房子里，观赏他拍摄的健美比赛录像带，他说里面还有一些是他在高中时代朋友。
　　当我们观赏录像带时，他告诉我，在一排站立的像钢铁一样的健美先生里，有几个其实早已阉割掉了，为了要比赛，还特定订作了假阳具，好让三角泳裤里有好看的阴茎和睪丸的形状-这个事实相当令我感到惊讶！
　　接着，他竟然对我说，他认为我如果要改变自己，也应该要动这个手术。
　　我脑中一片空白，我问他这种事难道很普遍吗？
　　"是啊！"他告诉了我。
　　"在运动员之中，很多都是，甚至不是同志的也有，事实上，阉割在体育界是相当普遍的。"
　　我那夜最后被他说服了，我竟答应了他，我也想割去自己下体的想法。
　　亚当听了我的回答，看来相当的兴奋。
　　"我认为可以快一点，我有几个镇里的朋友，几个月前也作了手术。我知道这附近是谁在作手术的。"
　　没有多久的时间，亚当就帮我预约好了，也就是说在下周末，我会在市区里一间纹身的小店里，割掉自己的生殖器。
　　一想到这里，我的下体就变得硬梆梆的。
　　─────────────────
　　话说到那天，我和亚当开着车，一同来到了这个地方，和那位要将我阉割的人见面。
　　这几天来，我常常陷入疯狂的阉割焦虑中；一想到马上就要阉割，下体就会猛的硬了起来，我每天不停紧张的想着关于自己要阉割的事，陷入天人交战之中。
　　我的意思是，我的人生到了这里，决定将切除睪丸并且截断阴茎来改变自己，有谁不会是紧张的？
　　还好这几一阵子以来，亚当总是要求我开始每天规律和大量的运动和营养的饮食，几乎是魔鬼训练的日子，不过才几天而已，我的身体就变的健壮了很多，我也没有时间去想东想西的。
　　这个要阉割我的家伙看起来还蛮友善的。他的年纪大约35岁，一付娃娃脸相当的让人喜爱，而且全身上下动过了相当次数的刺青和穿刺手术，在可见的皮肤上，有一些好看的纹身图案，全身上下还有数量不少的穿洞。
　　他的名字叫作乔。我们彼此握了手，然后他带着我们，进到了里面的房间。
　　"好！我想现在你得脱掉你的衣服，让我看看你的身体。你自己有先剃了毛了吗？"
　　我边脱了衣服边点了自己的光头，亚当在那天早上时，特地的帮我刮掉了我鼠蹊和下体的毛，最后干脆连头发和胡子也都剃个精光。
　　我边脱衣时，嘴里一边聊着。
　　"你做了多少次这样的手术?"我边动作边顺口问他。
　　"大约四十个。我自己是两年前割去睪丸的。在架上的那个玩意就是我自己的，有些人会把这割下来的东西作成首饰或自己吃掉。"乔用手指向了架子上的一个瓶子，里面有两个略呈紫灰色的内球在里面。
　　"所以你也已经割掉了?"亚当问他。
　　"我割的部份比那东西还多，事实上我根本没有阴茎了，只留下来一个孔而已。这里…"他马上解开了他的裤子拉了下来。
　　乔的下体上甚至没有残余的外生殖器部分，光滑的鼠蹊只有一个小洞在原本他阴茎的地方。
　　"我老婆要求的。"
　　"您老婆?"我开始的时候一直觉得乔是个同性恋…..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么想。
　　"是啊!我还很年轻时，我就有了一个儿子了。但是我的老婆不想生第二个，因此当我问她关于我是否可以割去睪丸来结扎时，她也就同意了。于是我自阉了，在那两年后，有个人教我怎么样割断阴茎。我当时仍想要保留下残余部分，但我的妻子却要我全部都割掉。"
　　"所以你还有性生活?"亚当问道。
　　"哦，是的。失去这玩意还真的很神奇－现在除非她要求我，而且是强烈的要求，否则我不会真的想作爱。大部份的时候我们仅仅用嘴来满足对方就够了，而且我们还有一些玩具，如果我们之中有一人想要发泄。在我切去我的睪丸之后我逐渐不能完全的勃起，因此，最后割掉我的阴茎是合理的步骤。当然我也割去了我的乳头。”说完之后，他拉开了他的衬衫露出了他的胸口给我们看。
　　亚当点了点头。他转过头对我说"你会真正地将喜欢没有阳具的。因为没有它会比拥有它的好处更多。"
　　"你也割掉了吗?"乔问亚当。在他们对话时间，全场唯一有完整下体的我只能全裸的伫立在一旁，却搭不上话。
　　"是啊！我在高中时候割掉的。
　　"冒昧的问您介意脱下裤子让我看看吗?我只是基于专业的立场上，希望你不要介意。"
　　"不！一点也不会。"亚当当场也脱下了他的裤子，露出他残缺的下体。
　　乔看了亚当的下体，而且不断的打量着它。
　　"介意我摸摸看吗？
　　"一点也不会！
　　"真是杰作！。您是在这里割的吗?"乔边说边伸手摸着亚当的断根。
　　"不，是在我家乡那里。"
　　"酷！"乔缩回了手，亚当就拉回了他的裤子。
　　"把你的腿张开些。"乔回头对我说。
　　乔在我前面跪下来。
　　_"你现在可以完全的勃起吗?"乔问了我，但在我看了他们两个阉人的互动后，我时就几乎硬了。这时乔用手轻轻的摸着，仔细的端详着我的下体，象是在看着宝物一样。
　　"好吧！..所以你想割掉想要阴茎？睪丸？还是两个都割掉?"
　　"两个都割了吧！但我想要像他一样，留下一截断来帮助排尿，但是也不要太长。"我告诉了他。
　　"好吧！你先座到那张桌上去把双腿打开些。我告诉你我的做法，首先会割掉你的睪丸，然后剪断阴茎。现在我即将要做的第一事，就是用这个玩意在您的阴囊的上套上一条橡皮环，你的阴囊就会开始坏死，大约等一个小时后就可以用割掉你的睪丸。但是如果您想要，你也可以自己动手将他割下来。告诉你我个人的经验，因为时间到神经就坏死了，所割掉睪丸的感觉并不会很痛，所以我当时自阉时也没有打任何麻醉剂。所以有很多人都想要亲动手体验他们将自己睪丸切开身体一瞬间的感觉。"
　　"那听起来很酷！"亚当在一旁插嘴说。
　　"好！然后我会给你的阴茎打上麻醉药。然后下体就会没有麻木没感觉了，最后，我会使用这些弹簧剪刀。"
　　他拿出了一把看起来有些可怕，闪闪发光而且非常巨大的剪刀。
　　"我会用最快的方法剪开你的要割断的地方。
　　在此之后，完成环切前，我会保留下你的尿道，最后把所有的伤口缝合起来。所以手术后你将需要后佩带一支导尿管，在这断期间大概维持三个星期。你还有任何问题吗?"
　　"没有！"我看着亚当。他对我眨了眼睛。
　　"然后～"乔拿了一个紫色签字笔。"把他画在你想要我做割掉你阴茎的地方。"
　　于是我和亚当商量了一会，在阴茎不到一半的地方做了一个小小的标记，留下大约一寸的长度。乔则拿了几个枕头放在桌上我的背部，让我的姿势舒适些。
　　"躺下身体然后尽可能打开大腿。"
　　桌子不大，我的膝盖挂在桌缘边，乔拿了一支导尿管插，涂上润滑剂后，慢慢插入了我的马眼内，那感有点痛又不会太痛，感觉很奇特。
　　接着他在将我的阴茎和睪丸上擦遍酒精后，算是完成消毒的工作，然后他拿起了那个怪机器，撑开了一条橡皮环，小心的套入在我的两粒睪丸上了，松开那橡皮环后，一瞬间我只觉得睪丸象是被什么东西给拉扯了，有一点痛苦，但还忍受的过去。
　　"大约一个小时，你的睪丸就会离开你了，现在才刚开始，应该不会太痛。"
　　他安装上那玩意，将我的睪丸和阴茎分开在那玩意的两旁，我感觉象是有一条线绑在我的睪丸上，刚开始时并不会很痛，我注视着逐渐变紫的阴囊开始有些痛，开始有些肿了起来。
　　在等待睪丸坏死的时间内，亚当和乔在我的身旁聊着一些有关阉割后生活的问题，还有他们遇到的趣事，那感觉并不会太无聊，而亚当很关心我的状况，不时的在我张开的腿前看着我下体的状况。
　　"可以割了。"快要一个小时的时后，乔拿了一支看起来像剪刀的工具给了我。
　　"只要在这里轻轻一握，你就加入我们了。"
　　我看着亚当，拿了那切割器对准在睪丸上，我心理一横，将握柄紧压了。剪刀在我的手里颤抖，我的睪丸被亚当拿着的小盘子接了起来，而我也完全的观赏到了当我睪丸脱落的一瞬间。
　　"很好！这很容易。"我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感觉还好吧?"乔问我。
　　"我不讨厌这种感觉。"
　　乔在一旁已经准备好麻醉药。我也持续凝望着我的勃起的阴茎，似乎在和我抗议和求救，但我心意已决，所以就让针插入了我的阴茎里。只痛了一秒，我感觉针筒里的流体被压入了我的阴茎里。我的阴茎几乎立刻完全麻木，而且我能感觉这感觉不断的漫延到我的胃肠里。
　　乔用手指轻弹了头我插了导尿管的龟头，仍然很硬。
　　"你有感觉那吗"
　　"没有！"
　　"太好了！"他拿起大的环切刀，然后把将刀口仔细的对准在作记号的位置上。
　　"动手囉！你最后完全确定你想要割?"
　　当我张开了嘴想回应，他已经握紧把柄，我一口气还没回来时，刀口已经合闭起来了。
　　我没有什么感觉，但是他我双腿间取出了我割下的阴茎，我龟头那端的阴茎，因血液流尽了迅速地缩软下来。
　　而在双腿间，血液立刻从我的割开的伤口部分涌了出来。
　　乔成功的用环切器割下了我的阴茎，并且马上开始整理在残余部的边缘，他拿出一对外科剪刀、切开尿道和多余的皮肤。
　　然后他很快的拿出了一支电剪止血刀，开始帮我进行伤口止血的工作。
　　他处理之后的血管，血液很快的就止住了。
　　闻到了焦肉的味道，开始感觉到一点头昏眼花。
　　"如果你想要，你现在可以躺下来"他告诉我。
　　我点了头，但是我仍坚持的保持这个姿势好让我看清楚自己被阉的过程。
　　乔把我断根上的皮肤拉了起来，在并且拉高它，好让皮肤可以包围在我尿道的周围。
　　这时我已经有一点点痛的感觉了，但是却可以忍受的住。
　　"你的小腹应该没多久会隆起，但是你最好先保持这个姿势二十分钟。你在往后的几天可能要尽可能多躺着休息，不能弯腰或作任何激烈的动作。
　　最好不要走路，而且不要穿着任何紧身裤子，不过事实上，如果你可以不出门的话，就不要穿裤子吧。
　　缝线应该在几个星期之内自己融化，而且在一个星期左右，你大概就能拉出导尿管。在你拉出它之后，你可能就需要开始练习如何在小便能对准目标，有一些家伙在阉割后都作不到这一点。当我割掉的时候，我那时是用塑胶的鞋拔来辅助我小便。
　　"其他方面来说，您应该会很好。如果有任何问题马上告诉我。如果很严重的，像剧痛，肿胀或大量出血，那要快去医院挂急诊。而且这两天也你许会有血尿，但这应该是正常的，最后还是保持绷带固定在你的胯部。
　　"最后是因为你的睪甾酮分泌运作，这几天你大概会有"热眩"的症状；这种症状有时会持续几个星期内，有时会到一年。而你的身体的毛发将变稀少，而且很可能会脱落，包括您的胡子。
　　如果你的阴毛还会长出来的话，也许会想要刮掉他们，或者可以用雷射术来永久地被去这些毛发；这附近有一个家伙来这里当动了这种永久除毛的手术，我帮他动阉割也帮他除去了全身的毛，他看起来可酷毙了!。
　　"您也需要提防肌肉大量损失或发胖，除非你想要变的瘦或更胖。我认为你在阉割后缺少了睪甾酮，应该会需要一些药物以益于维持心理状态，有一些在低类固醇药物剂量的药品并不伤害你的身体，可以帮助你不致于流失太多肌肉。
　　"还有任何问题?"我点了头否定。
　　"好！然后，如果您有任何其他的问题可以随时告诉我。"
　　我慢慢地在桌上挺直了身子，事实上，并没什么感觉，我的下体还是麻木的，而且我甚至没有感觉身体和阉割前有所有不同，直到我穿上了我的裤子的时候。
　　下体的感觉很奇特，我的裤裆中已经没有任何的东西了，这时我开始享受这种新颖的感觉。
　　我可以自己行走，一点也不痛，在穿回衣服后，自己现在更加确信阉割对我来说是件好事。
　　我们对乔说再见，然后搭上车回家，躺回床上。
　　亚当真的让我在整个周末躺在床上不让我起身走动，即使我觉得身体还好而且很满足。
　　因为我割除掉了外在的性器，却没有像想象中一样割出了一个很大的伤口，
　　我开始越发的期待着自己剩余的残根的新生。
　　在星期一以前，我还能好好的走路，但在绷带下的伤口流出了一点血液。
　　最初的几天，我尿出了便了一些血液但没几天这个症状就很快的停止了。
　　星期一，也是我的身体开始"热眩"的第一天，这意味着我的男性象征正逐渐失去了。睾甾酮的损失的后遗症相当严重的打击着我；星期一早晨我剃了胡子，然后直到星期四都没再刮，而且新长胡子越来越少。
　　我觉得有点沮丧，但亚当继续告诉我这一些是正常的。
　　又过了一个星期，我和亚当一同到出去慢跑，那感觉很不错。残余部分仍然有一点伤疤，而且伤口还没真正凝固，但我那天穿上了运动用护杯，在护杯里用纱布填充塞满，这种感觉相当的舒服。
　　小便在导尿管外面还蛮有趣的，我在大腿内扯出尿管，打开阀门然后排尿，那排出小便的感觉很奇特，感觉自己有很长的尿道。
　　在大约二个星期之后，缝线在沐浴后几乎不见了，因此我拔出了导尿管。.
　　我仍然常常有热眩的症状，但开始逐渐减少变成每天二十分钟。
　　我的心情也开始改善，特别是在亚当带着我开始锻练自己的肌肉，于是我开始运动，并且在我阉割完的三个星期之后就让运动变成我生活习惯的一部份。
　　一切他们告诉我关于自己心理作用都是真的。人们在街道和我碰撞，以前的忿怒和冲动取而代之的是圆融的和对方微笑道歉。
　　我心情变的很好，而不再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人。
　　缺乏性器这事在性爱上还蛮得心应手的，特别是在发泄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像正常人一样，急迫的将自己的精液发泄出来，只要全心全意的集中如何满足对方的身体。亚当和我一起学习了满足彼此的需要，而当我仍有想要和亚当作爱时，我就越能与他有相同的感受。
　　说到性爱，我和亚当持续每隔几天就作一次。我爱亚当的身体，特别像在一起洗澡和床上的感觉甚至仅仅在椅上一起坐着。我感觉到，他的肌肉是专门为我而生的，这感觉是我以前从未体验的。这感觉不像贪欲，相当的真实。在我阉割前，我从没有过这种满足的感觉，我真的很喜欢。
　　当我们作爱的时候，我们都是硬的，我们一点也不需花费很多时间赶着发泄精液，我们的断株可以一直保持着坚硬，两个断根可以持续的黏在一起。我们曾保持六九的姿势好几个小时，只是吸吮彼此的断根，甚至只是两个人躺在一起彼相互爱抚着对方。

